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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facilitation effect of heartbeat feedback and the effect of 
ritual actions on the positive music emotion by the subjective emotional self-rating index and the 
physiological index (skin temperature, skin conductance, heart rat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the behavior, the subjective emotional self-rating with heartbeat feedback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without heartbeat feedback; in the skin temperature index, the skin temperature with 
heartbeat feedback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without heartbeat feedback; in the skin 
conductance, the skin conductance of positive emotion with heartbeat feedback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neutral emotion without heartbeat feedback. Positive emotions induced higher 
subjective emotional self-ratings, skin temperature, and heart rate than neutral emotion. The re-
sults showed that heartbeat feedback could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effect of positive music; the 
ritual actions facilitated the positive emotion, and it was a positive inspiration for patriotic educ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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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主观情绪自评指标和生理指标(皮温、皮电、心率)考察心跳反馈和仪式性动作对积极音乐情绪

反应的促进作用，探索仪式性动作对积极情感影响。结果发现：行为上，有心跳反馈时，个体的主观情

绪感受要显著地高于无心跳反馈条件。皮温指标上，有心跳反馈时，个体的皮温显著地高于无心跳反馈

条件。皮电指标上，有心跳反馈时，积极情绪产生的皮电值要显著低于中性情绪下的皮电值。积极情绪

音乐比中性情绪音乐产生更大的主观情绪值、皮温和心率。结果表明心跳反馈能有效增强积极音乐情绪

反应，仪式性动作对积极情感具有促进作用，这对爱国主义教育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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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华民族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名族，比如中国古代的祭祀、节日等，就有非常丰富的仪式活动。仪

式感可以加强自我认识，使行动更有意义，通过行为在心理上加强暗示。比如，升旗仪式或者奏唱国歌

等，对强化国家意识、增强爱国情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仪式性活动中这些仪式性动作、程序

对个体情绪情感的影响机制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挖掘。 
具身理论认为，认知依赖于身体体验，并且这些体验来自于感知运动的身体；这些感知运动的能力

本身蕴含在一个更为广泛的生理、心理和文化情境中(李荣荣，麻彦坤，&叶浩生，2012)，这表明动作本

身可以影响身体体验。经典的面部表情反馈理论认为他人或自身的面部动作会反馈到大脑从而诱发或增

强个体的相应情绪反应，其经典研究为嘴部咬笔实验，当用嘴唇包咬住笔时对消极刺激反应更快，而当

用牙齿横咬着笔时对积极刺激的反应更快(Strack, Martin, & Stepper, 1988)。这主要是因为两种咬笔方式模

拟了高兴或抑制的面部肌肉运动，反馈到大脑所产生的影响。Niedenthal 等(2009)采用肌电扫描仪对个体

的面部肌肉活动进行记录，结果发现，当呈现厌恶情绪类型的词汇时，个体的面部肌肉开始活动，呈现

出厌恶的表情；而当呈现喜悦类型的词汇时，个体的面部肌肉开始向喜悦的表情运动。这一结果表明，

个体在对情绪进行加工时，情绪的表达会在面部活动上显现(李荣荣，麻彦坤，&叶浩生，2012)。除了对

面部表情进行控制之外，研究者对不同的身体姿势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Stepper 和 Strack (1993)采用两

种姿势：坐姿端正或低头耸肩来让个体完成成就测验，结果发现坐姿端正的个体会报告出更多的自豪感；

Harmon-Jones 和 Peterson (2009)让个体笔直地坐在椅子上或者躺在椅子上来探讨个体受到消极评价的情

绪反应，发现躺着时，加工愤怒情绪的区域更不容易被激活。之后来自情绪的神经机制研究也证实了情

绪体验的具身化现象，让个体吸入或者观看他人吸入恶心气体，数据表明两种情况均激活了大脑的前脑

岛和前扣带回(Wicker, Keysers, Plailly, Royet, Gallese, & Rizzolatti, 2003)；当个体观看同伴疼痛和自己的

手指受疼痛刺激时，个体的大脑活动区域相同(Antle, Corness, & Droumeva, 2008)。总之，来自面部、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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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等动作的反馈对个体情绪反应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从而影响情绪体验及认知、行为等。 
在仪式性活动中，音乐往往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承载和加强仪式感的重要载体。不同音乐会诱

发个体不同的情绪体验，比如我们听《二泉映月》时，个体会产生悲伤的情绪；而我们听到《喜洋洋》

时，快乐的情绪会油然而生(白学军，马谐，&陶云，2016)。马谐(2013)指出，音乐是由无数个声学符号

串联在一起的结合，音高、音色和响度是声学符号的基本特征，而音乐的节奏、调式和旋律轮廓则是这

些声学符号串联在一起的组织方式。音乐不仅可以表达情感，也可以诱发出个体的情绪反应(Juslin & 
Lindstrom, 2010)。不同类型的音乐可以产生不同的情绪体验，比如速度轻快、节奏较快的音乐可以诱发

正性情绪，反之则会诱发负性情绪(孙亚楠，刘源，&南云，2009)。根据情绪诱发的表现，所谓“积极情

绪音乐”指能够诱发个体积极情绪体验的音乐；而“中性情绪音乐”是使个体情绪平静的音乐。影响音

乐情绪的因素主要包含节奏和调式两个方面，一般来说，诱发出快乐情绪的音乐有较快的节奏并以大调

为主；相反地，诱发出悲伤情绪地音乐通常为缓慢的节奏并且以小调来谱曲(Peretz, Gagnon, & Bouchard, 
1998；周海宏，1999)。这一观点得到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比如，Hunter 等(2010)发现，节奏较快的音

乐比节奏缓慢的音乐更容易引发愉快、兴奋的情绪；Jaquet 等(2014)指出，在一般情况下，音调水平较低

的情况下会产生负性情绪，而音调水平较高的情况下会产生正性情绪(positive valence)。在音乐情绪诱发

的生理反应研究上，发现相对于悲伤的音乐，快乐的音乐会引发个体更大的皮肤电反应、更快的心跳和

呼吸速率，例如，Krumhansl (1997)让被试聆听 3 段不同类型的音乐(悲伤、恐怖及快乐)，结果发现倾听

悲伤音乐比倾听快乐音乐的心跳速率和呼吸速率更慢、血压升高更多。李四化&李京诚(2007)发现活跃类

音乐使被试的皮温、呼吸率、心率上升，而镇定类的音乐使呼吸和心率下降，却引起皮温的上升。Juslin 
& Västfjäll (2008)在探讨调式对音乐情绪的诱发效应中，发现大调式的音乐能够激活更高水平的肌电水平、

皮电水平和更低的皮温。白学军等(2016)发现大调式的音乐(积极音乐)比起小调式的音乐(消极音乐)会诱

发更高的指温和指脉率。综上，不同的音乐能够诱发出不同的情绪，这不仅体现在个体的主观感受上，

在生理机制上也得到了论证。 
综上所述，身体动作对个体的内在体验产生影响，而生理反应的反馈会增强个体对身体的感知，从

而促进情绪反应，并影响认知和行为。本研究拟探索仪式性活动中的象征动作，比如奏唱国歌时右手抚

心脏，是否是通过生理反馈来对情绪反应起调节作用的。 

2. 方法 

2.1. 被试 

招募在校大学生 36 名，其中男生 15 名，女生 21 名，均未接受音乐训练，右利手，无任何脑部疾病

及听力损伤。 

2.2. 材料与仪器 

音乐材料：积极情绪的音乐选择《义勇军进行曲》(聂耳作曲)和《运动员进行曲》(吴光锐、贾双、

李明秀作曲)。使用 cool edit 软件把两首积极情绪的音乐节奏调节成 130 节拍/分钟。中性情绪的音乐选择

《弦乐小乐曲 G 大调第二乐章》(莫扎特作曲)和《第二小提琴协奏曲 D 大调第二乐章》(莫扎特作曲)。
使用 cool edit 软件把两首中性情绪的音乐节奏都调成 68 节拍/分钟。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在愉悦

度指标上：积极情绪音乐 M = 7.20，SD = 0.99；中性情绪音乐 M = 5.05，SD = 0.94；t-检验结果发现，两

者差异显著，t = −7.02，p < 0.001。在唤醒度指标上：积极情绪音乐 M = 7.58，SD = 1.49；中性情绪音乐

M = 4.35，SD = 1.18；t-检验结果发现，两者差异显著，t = −7.59，p < 0.001。音乐时长为 3 分钟。 
主观自评材料：主观情绪评定问卷使用人物的后脑的图片，并采用 11 级评定法(其中−5 代表最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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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代表中性，+5 代表最积极)。 
实验仪器：采用美国 BIOPAC 公司的 MP150 系统，包括三个部分：1) BIOPAC 数据采集系统；2)

台式电脑一台，内装有 AcqKnowledge4.1 软件，用于记录生理指标波形；3) 笔记本电脑一台，PPT 编

程，用于呈现刺激，分辨率为 1366 × 768。 

2.3. 设计与程序 

实验采用 2 (心跳反馈：有心跳反馈、无心跳反馈) × 2 (音乐类型：积极、中性)被试内设计。其中，

有心跳反馈是指情绪所诱发的生理反应经由感觉通道反馈给个体，具体的操作为右手紧贴心脏部位以接

触心跳；无心跳反馈具体的操作为右手也放置在心脏部位，但手掌与心脏部位之间以防震海绵阻隔，使

心跳无法通过手掌反馈。 
整个实验在情绪实验室进行，实验程序分为四步：1) 被试进入实验室，填写知情同意书，并告知实

验的基本流程以及实验的是关于音乐情绪诱发的实验。2) 被试坐在笔记本电脑前，主试帮助被试连接生

理反应的传感器，并帮助其放松。3) 正式实验阶段。正式实验中自变量为被试内变量，有两个条件：手

抚心脏接触心跳(有心跳反馈)和手抚心脏不接触心跳(无心跳反馈)，两种条件的顺序在被试间进行了平衡。

在自变量的每种条件下，随机播放四段音乐(积极和中性音乐各两首)。每段音乐播放结束之后让被试填写

主观自评问卷，并完成 10 题数学题进行情绪屏蔽，随后休息 1 分钟。4) 实验结束，撤去传感器，赠送

礼物。 

2.4. 数据采集 

每段音乐结束后，采集个体对情绪的主观自评数值。 
采集的生理反应指标的数据使用 Acqknowledge4.1 软件进行分析，以每段音乐播放前 15 s 作为基线

水平(白学军，马谐，&陶云，2016)，分别计算出每一段音乐中间 60 s 的皮电、心率和皮温的均值，并将

数值与基线的均值相减，得到衡量各水平上的实验效应的指标，然后转换到 SPSS22.0 进行数据分析。其

中在做方差分析前，剔除所有反应极端值(超过±3 个标准差)。 

3. 结果 

心跳反馈在不同的音乐情绪类型上，被试的主观自评值和生理反应值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he value of heartbeat feedback in the subjective self-rating index and the physiological index in different types of 
music emotions 
表 1. 心跳反馈在不同的音乐情绪类型上的主观自评和生理反应值 

 
有心跳反馈 无心跳反馈 

中性 积极 中性 积极 

主观自评值 0.32 ± 1.88 4.24 ± 0.99 −0.62 ± 1.94 3.82 ± 1.22 

皮电(μs) 0.21 ± 0.60 −0.13 ± 0.54 0.03 ± 0.61 0.06 ± 0.47 

皮温(℃) 0.14 ± 0.75 0.45 ± 1.42 −0.47 ± 1.32 0.11 ± 0.97 

心率(bpm) 0.70 ± 1.50 1.01 ± 0.95 0.45 ± 2.21 1.03 ± 0.86 

3.1. 主观情绪自评数值 

对音乐情绪诱发下主观情绪评定作 2 (心跳反馈：有反馈、无反馈) × 2 (音乐类型：中性、积极)重复

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心跳反馈的主效应显著，F(1, 33) = 12.24，p < 0.01，η² = 0.27，在有心跳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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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主观情绪评定得分较高，说明手抚心脏接触心跳这个动作增强了音乐情绪的感受；在无心跳反馈时，

主观情绪评定得分较低，说明手抚心脏不接触心跳这一动作会相对减弱个体对音乐情绪的感受。音乐类

型的主效应极其显著，F(1, 33) = 259.42，p < 0.001，η² = 0.89，在中性音乐类型上，主观情绪评定得分较

低，被试的情绪相对平静；在积极音乐类型上，主观情绪评定得分较高，被试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情绪。

心跳反馈和音乐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 33) = 1.38，p > 0.05。 

3.2. 皮电指标分析 

对音乐情绪诱发下主观情绪评定作 2 (心跳反馈：有反馈、无反馈) × 2 (音乐类型：中性、积极)重复

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心跳反馈的主效应不显著，F(1, 32) = 0.01，p > 0.05。音乐类型的主效应不显

著，F(1, 32) = 1.51，p > 0.05。心跳反馈和音乐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1, 32) = 12.89，p < 0.01，η² = 0.29，
进一步简单效应检验发现，在有心跳反馈时，中性音乐与积极音乐之间存在显著差异，F(1, 32) = 5.23，p 
< 0.05，η² = 0.14，其中积极音乐下的皮电要显著低于中性音乐，表明手抚心脏接触心跳即给予心跳反馈

会促进对音乐的感知。在无心跳反馈时，积极音乐与中性音乐之间差异不显著，F(1, 32) = 0.09，p > 0.05。 

3.3. 皮温指标分析 

对音乐情绪诱发下主观情绪评定作 2 (心跳反馈：有反馈、无反馈) × 2 (音乐类型：中性、积极)重复

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心跳反馈的主效应显著，F(1, 32) = 5.12，p < 0.05，η² = 0.14，在有心跳反馈

时，皮温较高，说明手抚心脏接触心跳这个动作增强了音乐情绪的感受；在无心跳反馈时，皮温较低，

说明手抚心脏不接触心跳这一动作会相对减弱个体对音乐情绪的感受。音乐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 32) 
= 6.22，p < 0.05，η² = 0.16，在中性音乐类型上，皮温较低，被试的情绪相对平静；在积极音乐类型上，

皮温较高，被试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情绪。心跳反馈和音乐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 32) = 0.86，p > 0.05。 

3.4. 心率指标分析 

对音乐情绪诱发下主观情绪评定作 2 (心跳反馈：有反馈、无反馈) × 2 (音乐类型：中性、积极)重复

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心跳反馈的主效应不显著，F(1, 33) = 0.22，p > 0.05。音乐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1, 33) = 4.77，p < 0.05，η² = 0.13，听积极音乐的时候，被试的心率普遍显著高于中性音乐。心跳反馈

和音乐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 33) = 0.27，p > 0.05。 

4. 讨论 

研究考察了心跳反馈在积极音乐情绪反应中的作用。从行为指标来看，研究首先发现：有心跳反馈

时，个体的主观情绪感受要显著地高于无心跳反馈的情况。这一结果与面孔、姿势等身体反馈对情绪反

应的影响是一致的。Niedenthal 等(2009)发现当呈现厌恶情绪类型的词汇时，个体的面部肌肉开始活动，

呈现出厌恶的表情；而当呈现喜悦类型的词汇时，个体的面部肌肉开始向喜悦的表情运动。Stepper 和

Strack (1993)发现坐姿端正的个体会报告出更多的自豪感，从而个体的注意范围缩小(庞文婷，2014)。这

也说明生理反馈和面孔、姿势等的反馈结果一致，给予个体生理反馈时会增强个体的主观情绪感受性，

该结果是符合情绪具身观的。其次，研究发现个体对不同类型音乐诱发的情绪体验存在显著差异，在积

极音乐上，个体的情绪感受性较强，而在中性音乐上，个体的情绪感受性较弱。这一结果在之前的研究

中也得到了证实，相比较中性音乐，个体对积极音乐的情绪体验更加强烈(张丽&潘发达，2017)。 
从生理指标来看，研究发现皮温指标与行为指标结果相一致。首先，不同的心跳反馈会对个体的皮

温产生影响，具体来说，在有心跳反馈时，个体的皮温要显著地高于无心跳反馈的情况。其次，研究发

现不同的音乐情绪类型会对个体的皮温产生影响，具体来说，在积极音乐上，个体的皮温值较高，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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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到的情绪更加积极；而在中性音乐上，个体的皮温值较低。此结果得到了大多数研究的支持，比如：

侯建成(2008)研究发现，负性情绪下个体的皮温比愉悦情绪下个体的皮温要低；刘贤敏(2006)研究发现愉

快音乐的皮温要显著高于悲伤音乐的皮温。 
在皮电指标上，研究发现，在有心跳反馈时，积极情绪与中性情绪产生的皮电值差异显著，积极情

绪产生的皮电值要显著低于中性情绪下的皮电值；而在无心跳反馈时，积极情绪与中性情绪产生的皮电

值差异不显著。这也表明在给予心跳反馈时，相对于中性情绪的音乐，个体对于积极情绪的体验更强烈。

此结果得到了王智等人的支持，他们发现在给予个体听觉反馈时，对个体的皮肤电反应有显著的影响(王
智，董蕊，&张伟，2010)。 

在心率指标上，本研究仅仅发现不同的音乐情绪类型会对个体的心率产生影响，具体来说，在积极

音乐上，个体的心率值较高，个体体验到的情绪更加积极；而在中性音乐上，个体的心率值较低。 
综上，本研究通过主观感受和生理反应同时测量了不同的心跳反馈在音乐情绪诱发反应中的作用，

证实了在给予个体心跳反馈时，个体对于音乐的情绪反应更加强烈，尤其是积极音乐。根据具身情绪观

的观点，情绪的表达、感知、理解、加工等与个体的身体有着紧密的联系，感受情绪、经历情绪或是提

取情绪都会与心理加工过程中存在高度唤醒的重合(张静&陈巍，2010)。之前研究中证实了情绪对于身体

动作，如面孔、姿势等的影响(Niedenthal, Winkielman, Mondillon, & Vermeulen, 2009; Stepper & Strack, 
1993)，本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心跳反馈对于情绪诱发的影响。总结行为和生理结果，研究一方面发现主

观指标与生理反应之间有着较高的关联性，这也为该研究提供了更好的立论基础。其次，本研究得出心

跳反馈影响了个体音乐情绪的诱发，心跳反馈能够很好的增强情绪体验与反应，符合情绪具身观的特点。 
本研究中所使用的积极音乐中，《义勇军进行曲》的爱国情感色彩最为明显，她采用进行曲的形式，

将民族调式与西洋大调式相结合，并且使用了休止符、三连音等方法，强化其节奏和色彩，表达出中国

人民对祖国的深厚的爱国主义色彩(李艳慧，2007)。本研究结果证明在听取《义勇军进行曲》等积极音乐

时，以右手抚心脏，接触自己的心跳可以显著增强个体的积极情绪反应和体验。这一结果为爱国主义教

育提供了启示，在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如果增加一些仪式性的动作，如在升国旗奏唱国歌的时候，以

手轻抚心脏，会增加我们对国歌及爱国主义的情感体验。 
综上，心跳反馈能有效增强积极音乐情绪的反应，仪式性动作对积极情绪具有促进作用，这对爱国

主义教育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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